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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河中游地区位于中国中东部地理、气候、文化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新石器时代北方旱作农业

与南方稻作农业分布的交错地带。现有植物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淮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从

单一的稻作农业转变为稻旱兼作农业的关键阶段。然而，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淮干以

南地区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该地区农业结构何时发生转变等问题至今依然不清楚。本文利用

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二期（6.2~5.6 kaBP）出土的 22 件陶器残片表面残留物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具有多样性，包括稻属

（Oryza spp.）、小麦族（Triticeae）、薏苡属（Coix spp.）、粟（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栎属（Quercus spp.）、莲属（Nelumbo spp.）以及块根块茎类植物等。稻属淀粉粒的发现证明，

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淮河中游地区先民对水稻利用基本上是延续的。粟、黍淀粉粒是淮

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迄今为止已报道发现最早的旱生农作物的证据，意味着早在 6.2~5.6 kaBP 期间，北方

旱作农业文化与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可能就存在着食物的交流与传播。该结果对于了解淮河中游地区新

石器时代农业发展、演变历程以及中国中东部稻作、粟作农业传播的时空路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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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in eastern central China is located in a transitional area 
of geography, climate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eolithic, it was a zone for millet and rice farming 
but when these agricultural systems got established especially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Huai River 
are still unclear. In this paper, we use starch analysis of 22 pottery fragments unearthed from 
Phase II of the Houjiazhai site (6.2-5.6 kaBP). Results of this work show evidence for a variety 
of grains derived from Oryza spp., Triticeae, Coix spp.,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Panicum 
miliaceum L., Quercus spp., Nelumbo spp., as well as tubers and roots on ceramic fragment 
surfaces. Discovery of rice starches indicates that ancient peoples continued to use Oryza species 
in this area from the middle to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In contrast, starch grains from foxtail 
and broomcorn millets are the oldest evidence of dry crops discovered in the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These findings mean that food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probably existed between the 
areas of millet farming in the north and regions south of the Huai River as early as 6.2 kaBP and 
5.6 kaBP.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data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provides some clues for the spread of rice 
and millet farming in eastern central China. 

Key words: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Phase II of the Houjiazhai Site; Starch; Plant Utilization; 
Agricultural structure;

1 前 言

植物性食物资源是人类食物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人类选择和利用植物性食物

资源与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古人类如何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等问题密切相关，相关问题已

成为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 [1-4]。淮河中游地区是中国

中东部南北地理、气候和农业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中国史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东部

沿海和西部中原腹地古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重点区域。对这一地理、气候、农业、

文化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植物资源利用情况及农业结构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全新世时

期中国中东部农业起源、发展、传播及人类适应等问题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近年来，随着苏鲁豫皖考古课题的持续深入开展，学术界对淮河中游地区多个新石器

时代遗址开展了相关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大多分布在淮河以北地区，包括江苏泗洪顺山

集 [5-7]、韩井 [8]，安徽蚌埠双墩 [9]、淮南小孙岗 [10]、淮北濉溪石山子 [11]、蒙城尉迟寺 [12-13]、

蚌埠禹会 [14]、钓鱼台 [15]、宿州杨堡 [16] 等遗址。结果显示，8.5~6.8 kaBP 期间淮河中游地

区先民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同时，主要通过采集经济获取薏苡属（Coix spp.）、小麦族

（Triticeae）、葫芦科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莲属（Nelumbo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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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属（Vigna spp.）、薯蓣（Dioscorea opposite Thunb.）、燕麦属（Avena spp.）、姜科

（Zingiberaceae）、菱属（Trapa spp.）、栎属（Quercus spp.）、桃属（Amygdalus spp.）、

梅（Armeniaca mume Sieb.）、枣属（Ziziphus spp.）等野生植物性食物；至 5.1~4.0 kaBP
期间，本地先民主要依赖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同时采集大豆属

（Glycine spp.）、柿属（Diospyros spp.）、桃属、栎属等野生植物作为食物补充。总体来看，

学术界对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末期先民植物资源利用以及农业结构有了较为清

楚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淮河中游地区从单一的稻作农业转变为稻旱兼

作农业的关键时段 [17]。然而，关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6.8~5.1 kaBP 期间淮河中游地区，尤

其是淮干以南地区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的情况，以及该地区农业经济何时发生转变，并取

代采集经济在人们的生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问题至今依然不清楚。

侯家寨遗址（117°16'20"E, 32°31'4"N）（图 1）位于安徽省定远县七里塘乡袁庄村，

南距淮河约 60 km。该遗址发现于 1977 年春，于 1985 年和 1986 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

掘面积 375 m2，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和遗迹 [18]。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器物组合

及地层关系，侯家寨遗址下层、上层遗存可分为两期：一期流行刻画符号、鹿角勾形器，

文化面貌与双墩遗址极为相似，属于双墩文化；二期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内

涵丰富，与肥西古埂早期、大城墩一期、高淳薛城中层、鹿邑武庄二期等遗存属于同一期

文化 [19]，14C 测年数据显示（表 1），侯家寨遗址二期的年代为 cal. 6.2~5.6 kaBP，被命名

为“侯家寨文化”[20]。本文主要依据《中国考古学 ･ 新石器时代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图 1 安徽定远侯家寨及淮河中游地区部分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Houjiazhai and related sites in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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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期 [21]，将侯家寨遗址二期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憾的是，由于侯家寨遗

址发掘年代较早，迄今为止未开展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仅见张居中等 [22] 在侯家寨遗址

考古调查采集的红烧土中发现少量水稻印痕，但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因此，关于该遗址

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及农业结构等至今依然不清楚。

淀粉粒是以颗粒状态存在于细胞中的葡萄糖分子聚合物，在各类贮藏器官中较为集

中，如种子的胚乳和子叶、植物的块根块茎中。淀粉粒可以在考古遗物和地层中长时间的

保存，而且不同种属的植物淀粉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可以根据淀粉粒的形态特征进行植

物种类的鉴定 [2]，因此，淀粉粒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史前人类植物资源利用、农业起源

与传播、石器功能分析及古环境重建等研究方面 [23-26]。本文拟利用淀粉粒分析的方法对侯

家寨遗址二期出土的部分陶器表面残留物进行分析，旨在探索该遗址先民 6.2~5.6 kaBP 期

间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及农业结构等情况，为研究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植物资源

利用及农业结构等补充资料，以完善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结构演替历程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可以为探讨中国中东部稻作、粟作农业发展、传播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2 材料与方法

本次实验共提取了侯家寨遗址上层地层、灰坑和房址等遗迹单位出土陶器残片，全

部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藏，包括豆、碗、甑、罐、鼎等 22 件样品（图 2），

同时采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仓库浮土两份，用于对照。

实验过程参考 Yang 等 [27]、Liu 等 [28]、姚凌等 [9] 对陶器表面淀粉粒残留物的提取方法。

整个提取制样过程中均加入了空白样品对照，以排除淀粉粒来源于实验过程污染的可能性。

因所取样品为馆藏标本，故在取样前首先利用一次性软毛刷对器物表面进行清洁，并利用

反渗透水对器物内、外壁进行冲洗，同时提取器物架上的浮尘作为环境对照样品以排除标

本存放过程中的污染；而后，使用超声波牙刷分别对器物内壁和外壁进行超声清洗取样，

表 1 侯家寨遗址二期 AMS 14C 年代数据
Tab.1 AMS 14C data from Phase II of the Houjiazhai site

编号 No. 出土单位
Context

材料
Materials

14C date (BP)
Calibrated date (Cal. BP)

1σ（68.2%） 2σ（95.4%）

ZK-2183* T6 ② H5 骨骼 Bone 4630± 85 5575-5550（4.8%） 5584-5502（11.0%）

5475-5285（57.4%） 5491-5213（65.8%）

5161-5141（3.4%） 196-5050（18.6%）

5102-5087（2.6%）

176998# T4 ② :1 骨骼 Bone 5280±15 6020-5993（23.9%）                                      6177-6148（19.3%）

6173-6155（15.0%） 6120-6038（46.0%）

6110-6079（23.9%） 6032-5990（28.9%）

5960-5954（1.2%）

177005# T4 ② :2 骨骼 Bone 5070±15 5892-5879（11.0%） 5899-5844（30.8%）

5826-5802（21.8%） 5830-5749（64.6%）

5797-5754（35.4%）

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测定，# 在美国 β 实验室测定；所用 14C 半衰期为 5568 年，BP 为距 1950 年的年代，树轮

校正所用曲线为 IntCal13，所用程序为 OxCal v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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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为目标样，后者为对照样，以排除器物非使用过程中的污染残留；样品前处理分别利

用 5% 多偏磷酸钠 [(NaPO3)n] 溶液和 10% 盐酸（HCl）溶液进行抗絮凝和去碳酸盐杂质；

淀粉粒提取主要是利用密度为 1.8 g/cm3 左右的氯化铯（CsCl）溶液进行重液法分离；最

终样品加入 25% 甘油（体积比）振荡重悬后制片，并用中性树胶封片。制作好的光学玻

片在 Leica DM4500P(63×)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拍照。淀粉粒形态鉴定、分类主要参考了

本实验室积累的现代淀粉粒数据库，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2, 29-33]。

图 2 实验选取的侯家寨遗址二期部分陶器样品
Fig.2 Ceramic fragments used for analysis of starch residues

a: F3:7 豆底 ; b: T3H1:6 鼎 ; c: T3H1:7 罐 ; d: T3H1:1 甑 ; e: T2 ② :23 鼎 ; f: T2 ② :88 鼎 ; g: T3 ② :88 彩陶罐 ; h: ② :23 彩陶罐 ; i: 

T3 ② :98 缸 ; j: T2 ② :869 鼎 ; k: T2 ② :84 豆 ; l: T2 ② :46 罐 ; m: T3 ② :44 碗 ; n: T3 ② :122 勺 ; o: T2 ② :6 带流器 ; p: T1 ② :109 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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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侯家寨遗址二期陶器样品内壁提取到的各类型淀粉粒
Fig.3 Photographs of starch grains from ceramic fragments 

a, a’, b, b’-A 类 : 稻属 (Oryza spp.); c, c’-B 类 : 小麦族 (Triticeae); d, d’-C1 型 : 薏苡属 (Coix spp.); e, e’-C2 型 : 粟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f, f’- C3 型 : 黍 (Panicum miliaceum L.); g, g’, h, h’ -D1 型 : 莲属 (Nelumbo spp.); i, i’ - D2 型 : 其它块根茎类 ; 

j, j’-E 类 : 栎属 (Quercus spp.) ( 标尺 : 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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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现代淀粉粒形态

Fig.4  Starch grains from selected modern species
a, a’: 栽培水稻 (Oryza sativa L.); b, b’: 六倍体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L.); c, c’: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d, d’: 粟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e, e’: 黍 (Panicum miliaceum L.); f, f’: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g, g’: 莲藕 (Nelumbo mucifera Gaertn); h, h’: 薯蓣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i, i’: 栝楼根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snakegourd roots); j, j’: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Carruth.) ( 标尺 : 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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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本文对定远侯家寨遗址上层出土 22 件陶器残片进行了淀粉粒的提取工作，在其中的

21 件器物表面提取到了较丰富的植物淀粉粒，同步的空白对照，及环境对照样结果显示

是阴性的，表明实验提取和标本存放过程没有受到外界污染。在 21 件样品中，有 4 件陶

器样品内、外壁提取到的淀粉粒数量相当，无法判断淀粉残留是否来源于器物使用过程，

故本实验中将其视为无效数据而剔除。其余 17 件样品在内壁目标样中共提取到淀粉 640
粒，外壁对照样中提取到的淀粉粒数量远远低于使用面上提取到的淀粉粒数量，其含量

在所提取的淀粉粒总量中不到的 1%，因此，可以认为该 17 件器物内壁超声样品中提取

到的淀粉粒是来源于先民使用过程中的残留。所提取到的全部淀粉粒中有 54 粒由于受微

生物降解或食物加工过程的影响，基本丧失鉴定特征，无法判断其种属来源。其余淀粉

粒根据粒形、粒径、层纹、脐点位置、裂隙类型和消光臂结构等特征，共分为 5 大类 9
个亚类（表 2），包括来自稻属（Oryza spp.）、小麦族、薏苡属、粟（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栎属、莲属以及其他无法进一步鉴定的黍亚科

（Panicoideae）与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

 A：共 26 粒，该类淀粉粒形状呈多面体，脐点处闭合，接触面多呈尖锐夹角，无明

显的裂隙与层纹，正交偏光显微镜下消光臂呈“X” 形，粒径范围为 5.2~9.97μm，平均

粒径约为 7.36 μm。根据淀粉粒的聚合形式又可以分为两个亚类。Type A1（n=2）为复粒

表 2 侯家寨遗址上层陶器样品表面淀粉粒形态学分类及数量统计结果（单位：粒）
Tab.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arch grains from Phase II of the Houjiazhai site

A1 A2 B C1 C2 C3 C4 D1 D2 D3 E 合计Total

DHF3:7豆底(Dou bottom) 2 2

DHT3F1:5豆口沿(Dou edge) 2 2 1 5

DHH5:42豆口沿(Dou edge) 1 21 16 4 12 11 2 67

DHT3 H1:7罐(Pot) 1 10 4 2 1 18

DHT3 H1:8罐(Pot) 2 2 1 5

DHT3 H1:6鼎口沿(Tripod edge) 2 8 2 4 16

DHT6 H5鼎(Tripod) 2 1 1 3 7

DHT3 H1:1甑(Caldron) 18 43 2 11 2 3 2 81

DHT1 ②:86鼎(Tripod) 1 1 11 2 1 16

DHT2 ②:23鼎(Tripod) 1 19 63 42 3 4 74 28 37 1 8 280

DHT2 ②:869鼎(Tripod) 2 2

DHT2 ②:6带流器(Pottery with a flow) 3 3 2 3 5 16

DHT3 ②:122勺(Spoon) 8 9 2 1 2 22

DHT2 ②:46罐(Pot) 3 6 4 13

DHT3 ②:88彩陶罐(Painted pot) 1 10 2 2 15

DHT2 ②:84豆底(Dou bottom) 5 1 3 4 13

DHT3 ②:44碗(Bowl) 1 6 1 8

合计Total 2 24 151 138 8 4 111 57 69 2 20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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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粒，由单颗多面体淀粉粒构成，复粒淀粉粒边缘平滑，内部单颗淀粉粒排列紧密，因

存在叠压现象，难以准确统计单颗淀粉粒数量（图 3:  a, a’），Type A2（n=24）为游离态

的单颗淀粉粒（图 3:  b, b’）。韦存虚等 [34] 将现代水稻植物淀粉粒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发现，

水稻淀粉由于在淀粉体内紧密生长，部分淀粉粒在被膜降解后仍能驻留在原位，同时，也

有部分复粒淀粉聚集结构的外层淀粉粒脱离原位，以游离的单颗淀粉粒形式存在。结合本

实验室现代植物淀粉粒的显微观察数据（图 4: a, a’）以及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5,35]， A
类淀粉粒符合稻属植物淀粉粒的特征，判断其来源较大可能为稻属植物。

 B：共 151 粒，该类淀粉粒多呈椭圆或近圆形（图 3: c, c’），轻敲玻片可见淀粉粒

翻转呈透镜状，脐点居中无裂隙，部分淀粉粒可见清晰层纹，消光臂弥散大多呈“X”形，

粒径范围在 5.63~41.2 μm 之间，平均粒径为 17.50 μm。根据本实验室现代植物淀粉粒图

谱（图 4: b, b’），同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 [1]，我们认为该类淀粉粒应来源于禾本科小麦族

植物。另外，有学者认为根据淀粉粒的大小、表面凹坑、放射性裂隙以及层纹等特征可以

对小麦族植物进行属一级或种一级的鉴定 [33]。本次实验提取到的小麦族植物淀粉粒的表

面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层纹、凹坑、放射性裂隙等。因此，本文暂不对小麦族植物淀粉粒作

进一步的种属鉴定。

 C：共 261 颗，该类淀粉粒呈多面体，脐点居中，多有裂隙，呈Ｙ型或横断型，表

面层纹不可见，正交偏光下消光臂清晰且互相垂直。常见多面体结构淀粉粒有玉米（Zea 
mays L.）、粟、黍、高粱（Sorghum bicolor (L.) Moench）、薏苡（Coix lacryma-jobi L.）
等禾本科（Gramineae）植物。此外，杨晓燕 [36] 还发现柯属（Lithocarpus spp.）和锥属

（Castanopsis spp.）植物也存在多面体结构淀粉粒，但是这些淀粉粒在粒形、粒径和显微

结构上与本文发现 C 淀粉存在明显区别。根据粒径和表面形态等特征将 C 分为 3 个亚类。

 C1（n=138）淀粉粒以呈圆角多面体为主（图 3: d, d’），少量呈圆形，裂隙多为“Y”

形和“一”字形，无层纹，消光臂呈“Z”字形，脐点略微偏心，消光臂垂直且末端可见

弯折（图 3: d, d’），粒径范围为 8.3~22.71μm 之间，平均粒径为 15.82μm。该淀粉粒各形

态参数与 Liu et al.[28]、葛威等 [31]、杨晓燕等 [30] 对薏苡属植物淀粉的形态描述及现代淀粉

粒形态较为吻合（图 4: c, c’），因此推断该类型淀粉粒可能来源于薏苡属植物。 C2（n=8）
淀粉粒与 C1 型相比多面体结构更为明显，脐点居中凹陷，伴有星型或“十”字型裂隙，

无层纹，消光臂垂直。粒径范围为 14.39-19.17 μm，平均粒径约 16.42 μm（图 3: e, e’）。

形态特征与现代粟的淀粉粒吻合（图 4: d, d’），且大小处于其粒径分布区间内，故鉴定

其来源于粟的可能性较大。 C3（n=4）淀粉粒粒径和表面特征与 C2相似，为不规则多面体，

表面光滑，只是脐点处不见凹陷或裂隙等结构，而且粒径范围为 11.37~14.93 μm，平均粒

径约 12.93 μm，较 C2 略小（图 3: f, f’），这些淀粉粒存在来源于黍的可能性（图 4: e, e’）。 
C4（n=111）淀粉粒总体形态处于各类黍亚科植物淀粉粒的交叉区间，缺乏典型的鉴定特征，

故暂不对其进行种属一级的判断。

 D：共 128 粒，该类淀粉粒共同特点是脐点偏心率较为明显，偏光显微镜下消光臂

呈“X”形，按其形态的不同可划分为 4个亚类。 D1（n=57）淀粉粒为长卵圆形（图 3: g, g’, 
h, h’），脐点处有短“一”字裂隙或者凹陷，部分淀粉粒脐点闭合，层纹清晰，远离脐点一

端多有粗糙面。该类淀粉粒粒径范围较大，在 11.3~65.03 μm 之间，平均粒径为 21.43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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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淀粉粒的形态特征与莲属植物的块茎部淀粉粒较为接近 [37] ( 图 4: g, g’)。本文推断该类

型淀粉粒应来源于莲属，很可能为莲藕（4.22~70.85 μm）。 D2（n=69）淀粉粒粒形多样，

有钟形、不规则形、半圆形、不规则四边形等（图 3: g, g’; h, h’），脐点闭合，偏心率高，

粒径范围为 7.65~34.27 μm。该类淀粉粒在形态上与生姜（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和薯蓣

相似，但从粒径大小来看，生姜淀粉粒（5.55~16.22 μm）粒径偏小 [38]， D2 淀粉粒粒径落

在山药淀粉粒（12.53~53.36 μm）粒径范围内，但偏心率较高 [37]，因此本文仍仅将 D2 淀粉

鉴定为块根块茎类植物（图 3: i, i’）。D3（n=2）淀粉粒为二粒或三粒复粒淀粉粒，单粒淀

粉粒呈钟形。该类淀粉粒在多种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中均有发现，如莲藕、栝楼和太子

参（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Miq.) Pax）等，杨晓燕 [36] 认为出现粒径和表面特征与多种

植物淀粉粒重合的情况，因此，本文也仅将其鉴定为块根块茎类，不再进一步鉴定种属。

Type E：共 20 颗，该类淀粉粒为三角卵圆形淀粉粒，脐点闭合偏心，无层纹，呈“X”

形消光（图 3: j, j’），粒径范围在 7.84~16 μm 之间，平均粒径为 13.55μm。这种三角

卵圆形淀粉粒多见于栎属和栗属（Castanea spp.）植物中，栗属植物如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 BL.）有层纹，不符合该类淀粉粒典型特征 [29]。结合已有相关研究 [29] 和现

代淀粉粒形态数据库（图 4: j, j’）， E 淀粉粒应来源于栎属植物，但是由于多数栎属

植物种属间缺乏显著地显微结构特异性，本次实验提取到的栎属植物淀粉粒较少，难

以进一步鉴定种属。

4 讨论

本文从侯家寨遗址上层出土 6 件陶片样品上提取到 26 颗稻属植物淀粉粒。稻属，属于

禾本科，全世界约有24个种，其中大多数为野生种，栽培种现仅两种，包括非洲栽培稻（Oryza 
glaberrima Steud）和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 L.）[39]。亚洲栽培稻是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一般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40-42]。淮河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

最早的水稻遗存出现在顺山集文化遗址，年代为 8.5~8.0 kaBP[6,8,43]。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

本地区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水稻遗存的证据，包括安徽蚌埠双墩 [22]、淮南小孙岗 [10] 等

双墩文化时期遗址（7.3~6.8 kaBP），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临泉宫庄（5.9~5.7 kaBP）[44]、大汶

口文化晚期的蒙城尉迟寺遗址（5.1~4.6 kaBP）[12,13] 等，以及蚌埠禹会 [14]、钓鱼台 [15]、宿州

杨堡 [16] 等龙山文化时期（4.6~3.9 kaBP）遗址。侯家寨遗址上层（6.2~5.6 kaBP）陶器表

面稻属淀粉粒是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双墩文化之后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证明自新

石器时代中期（8.5 kaBP）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淮河中游地区先民对水稻利用的行为基本

上是延续的。这种延续性与长江中下游 [45,46] 以及淮河上游地区 [17] 是一致的。遗憾的是，

因为淀粉粒形态在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没有明显区别 [47]，我们暂时无法判断侯家寨遗址

上层水稻的栽野属性。

本次实验分别在 4 件和 1 件器物内壁提取到 8 颗粟和 4 颗黍的淀粉粒。粟、黍是中

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两种主要的农作物，其起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0.0 kaBP 左右 [48, 49]。

随着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变迁，粟、黍逐渐从其核心起源地向外扩散 [50]。蚌埠双墩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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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早在双墩文化时期北方从事旱作农业居民已经与淮河

中游地区先民之间存在动物性食物交流 [51]。从现有植物考古资料来看，淮河中游地区迄

今为止报道发现黍遗存证据的最早时间为 7.3~6.8 kaBP[52]，而粟遗存证据的最早时间约为

5.1 kaBP[13,17]。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早在 6.2~5.6 kaBP 期间，粟黍可能已经传播至淮河

中游淮干以南地区，这一点从侯家寨遗址上层出土的彩陶与周边关系得到印证 [53]。侯家

寨上层发现的少量粟黍证据在该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属于孤例，同时缺乏粟黍是本地种植的

证据，因此，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侯家寨遗址上层是否已经出现了稻旱兼作农业。此外，我

们还在多个样品中发现 111粒可能来自于黍亚科植物的淀粉粒，因缺少进一步鉴定的标准，

其具体的种属来源暂时不清楚。

小麦族植物在全球分布共有 20 多个属，其中在中国分布约有 11 个属，包括早麦草属、

冰草属、披碱草属、山羊草属、黑麦属等 [54]。近年来，中国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小麦族植

物淀粉粒的发现，表明小麦族植物是中国早期先民重要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之一 [3, 5, 9,11, 35, 48]。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未见到早于距今 4500 年前的小麦族大植物遗存的报道 [55]，

学术界依然无法确定这些淀粉粒来自于小麦族哪种植物。究其原因，大植物遗存是否能够

在遗址中保存并被发现，与先民对植物遗存加工利用的方式、植物遗存本身质地与结构决

定其是否容易炭化，以及其保存条件与埋藏方式等诸多因素有关 [56,57]。本次实验在侯家寨

遗址上层 12 件器物表面提取到 151 粒小麦族淀粉粒。该结果表明，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尽

管淮河中游地区稻作农业已经兴起并取得了长足发展 [17]，但小麦族植物依然是当地先民的

重要食物资源之一。

薏苡属植物喜暖湿，薏苡仁既可食用又可入药 [58]，早在全新世早中期，是长江中下游、

江淮黄淮等地区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 [5,11,59-61]。淮河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薏苡证

据在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而且从淀粉粒的出现频率来看，薏苡是顺山集遗址先民主要的

植物性食物资源 [5]。本文在侯家寨遗址上层出土 10 件器物表面发现 138 粒薏苡属植物的

淀粉粒，表明淮河中游地区先民利用薏苡属植物的现象至少延续到了 6.2~5.6 kaBP。
根茎类植物，包括莲藕、山药、芋头（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ot）、慈姑（Sagittaria 

sagittifolia L.）、葛根（Pueraria lobata L.）等，因富含淀粉，从晚更新世到整个全新世时

期一直是中国人类利用的重要植物性食物资源 [3, 5, 27]。淮河上游地区贾湖遗址浮选过程中

发现有莲藕的炭化遗存 [62]，淮河上中游地区新郑唐户遗址 [35]、濉溪石山子 [11]、蚌埠双墩

遗址 [9] 淀粉粒分析也发现有莲藕的淀粉粒，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淮河流域先民持续

利用莲藕等块根块茎类植物。栎属遗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常见，发现的分布范

围包括中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如华北地区白音长汗 [63]、东胡林遗址 [64]，淮河上游地

区的贾湖 [62]、唐户遗址 [35]，长江下游地区的小黄山 [65]、跨湖桥、田螺山遗址 [66]，华南地

区的新村遗址等 [4]。侯家寨遗址上层器物表面莲藕等块根块茎类植物以及栎属植物淀粉粒

的发现表明，块根块茎类和栎属植物是淮河中游地区侯家寨文化先民的重要食物资源。

综上所述，侯家寨文化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主要包括有稻属、小麦族、薏苡属、

粟、黍、栎属、莲属以及其他无法进一步鉴定的黍亚科与块根块茎类植物。与淮河中游地

区稍早的顺山集 [5]、石山子 [11]、双墩 [9]、小孙岗遗址 [10]，甚至是更晚的宫庄遗址 [44] 利用

植物资源相比，侯家寨遗址上层首次出现了粟这种北方典型的农作物的淀粉粒，比淮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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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区已发表的最早粟遗存的年代要早一千多年 [17]。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探讨淮河中游，

尤其是淮干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中国中东部农业发展、

传播及人类适应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然而，限于淀粉粒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无

法确定粟、黍是本地种植还是外地传来的，同时也无法判断侯家寨文化时期先民利用的部

分植物资源是人工栽培还是野生采集来的。

5 结 语

本文从侯家寨遗址上层出土陶器残片表面提取到包括稻属、小麦族、薏苡属、粟、

黍、栎属、莲属以及其他无法进一步鉴定的黍亚科与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反映了

6.2~5.6kaBP 期间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先民植物性食物利用的多样性。稻属淀粉粒的发

现为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的利用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证明了自

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淮河中游地区先民对水稻资源的利用基本上是延续的。

粟、黍淀粉粒的发现是迄今为止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已报道发现最早的旱生农作物证据，

意味着早在 6.2~5.6 kaBP 期间，北方旱作农业文化与淮河中游淮干以南地区可能就存在着

食物的交流与传播。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探讨淮河中游，尤其是淮干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

期先民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中国中东部稻作、粟作农业发展、传播等问题提

供重要资料。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淀粉粒分析能够提供植物资源利用的独特视角，然而，

因其在植物种属鉴定和考古遗址中保存等方面的缺陷，进一步重建侯家寨遗址二期先民对

植物资源利用的情况，还需要结合今后大植物遗存、植硅体分析的证据。

致谢：感谢两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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